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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事
，
總
要
經
過
時
間
的
沖
洗
才
會
看
得
更
分
明
。
對
生
活
，
我
一

直
懷
着
一
顆
執
著
的
心
，
不
斷
的
與
命
運
搏
鬥
，
走
過
風
雨
，
走
過
滄
桑
，

直
到
遍
體
鱗
傷
的
時
候
，
忽
然
發
現
自
己
全
心
全
意
追
逐
的
夢
，
離
自
己
竟

越
來
越
遙
遠
。
自
己
是
那
樣
的
渺
小
和
無
助
，
渺
小
到
身
不
由
己
，
無
助
到

彷
徨
迷
茫
。
這
時
，
才
想
起
家
中
的
老
父
親
。
春
節
前
趕
回
家
，
見
到
白
髮

蒼
蒼
的
當
口
，
已
淚
流
滿
面
。
父
親
卻
笑
着
問
我
：
以
前
那
個
偷
糖
吃
、
愛

打
鬧
、
傲
氣
沖
天
的
小
小
子
哪
裡
去
了
？
我
哽
咽
無
語
。

在
父
親
的
回
憶
中
，
我
彷
彿
回
到
了
很
久
很
久
以
前
，
那
些
無
拘
無
束

的
春
節
，
又
彷
彿
穿
上
了
母
親
親
手
縫
製
的
新
棉
襖
，
無
懼
寒
風
刺
骨
，
盡

情
歡
呼
跳
躍
，
嬉
笑
打
鬧
，
點
響
鞭
炮
，
燃
放
煙
花
。
黯
淡
的
心
情
豁
然
之

間
明
亮
了
許
多
。

夜
裡
，
老
父
親
拉
我
到
窗
邊
，
窗
外
鞭
炮
和
煙
花
已
經

在
燃
放
。
直
入
雲
霄
的
、
一
樹
銀
花
的
、
星
星
點
點
的
，
各

式
各
樣
，
在
黑
暗
的
背
景
下
格
外
璀
璨
。
春
節
的
歡
樂
流
過

秦
磚
漢
瓦
，
流
出
唐
詩
宋
詞
，
最
後
流
到
窗
外
孩
子
們
的
臉

上
，
一
如
我
的
童
年
，
無
拘
無
束
，
天
真
爛
漫
。
孩
子
們
不

時
在
火
光
的
映
照
中
抬
起
臉
來
，
衝
着
我
們
的
窗
戶
幸
福
地

笑
着
。那

一
刻
，
我
心
裡
頓
生
一
股
溫
暖
，
覺
得
好
像
春
天
已

經
來
了
，
漫
山
遍
野
的
花
兒
都
開
了
，
迎
來
的
是
美
好
的
世

界
，
美
好
的
生
活
。
好
日
子
，
終
究
還

是
會
來
的
。

眼
前
一
瞬
，
心
中
已
千
年
。
正
因

為
有
了
春
節
這
個
港
灣
，
自
己
才
有
機

會
，
才
有
可
能
去
思
考
，
過
去
什
麼
時

候
遠
離
了
親
人
友
人
，
自
己
什
麼
時
候

高
揚
過
至
真
的
激
情
，
又
有
什
麼
時
候

背
叛
過
至
純
的
理
想
。

春
節
這
一
天
，
相
對
於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五
天
的
每
一
天

或
許
並
不
特
殊
，
但
是
，
如
果
在
這
一
天
，
賦
予
了
自
己
追

尋
的
精
神
內
涵
，
那
麼
，
這
一
天
就
非
同
尋
常
。
倦
歸
的
遊

子
，
嬉
戲
的
孩
童
，
灶
台
的
香
火
，
世
間
太
多
的
歡
樂
都
是

因
為
，
賦
予
春
節
這
一
天
特
殊
的
精
神
內
涵
。
生
命
永
遠
在

周
而
復
始
的
歲
月
裡
走
過
，
人
生
可
以
沒
有
很
多
東
西
，
卻

唯
獨
不
能
沒
有
希
望
，
春
節
恰
恰
蘊
藏
着
巨
大
的
希
望
。

人
生
到
最
後
都
是
刪
繁
就
簡
去
偽
存
真
，
去
追
求
內
心

世
界
的
堅
定
與
圓
滿
，
於
敏
感
中
找
尋
素
樸
，
於
脆
弱
中
尋

求
芬
芳
。
一
個
人
在
夢
想
的
旅
途
中
能
走
多
遠
，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決
於
自
己

的
意
志
。
生
活
常
常
展
示
給
我
們
這
樣
或
那
樣
的
沙
漠
，
當
自
己
學
會
像
驅

趕
傳
說
中
兇
惡
的
年
獸
一
樣
去
拚
盡
全
力
驅
趕
命
運
中
的
陰
霾
，
像
頂
禮
膜

拜
上
界
來
考
察
人
間
善
惡
的
諸
神
一
樣
頂
禮
膜
拜
自
己
的
理
想
。
這
個
時
候

，
還
有
什
麼
能
阻
礙
自
己
多
彩
的
青
春
高
高
飛
揚
？

春
節
是
可
以
棲
息
的
歸
宿
，
也
是
可
以
帶
向
遠
方
的
希
望
。
心
裡
揣
着

春
節
，
胸
中
就
能
裝
下
整
個
世
界
。
兵
來
將
擋
水
來
土
淹
，
心
裡
有
了
希
望

，
坎
坷
曲
折
，
就
不
是
壞
事
，
只
能
使
人
越
發
堅
強
。
儘
管
人
生
可
能
還
有

無
數
的
艱
辛
和
坎
坷
，
可
能
還
有
無
數
的
陰
霾
和
晦
暗
，
但
不
管
怎
樣
，
沒

有
永
遠
的
曲
折
與
苦
難
，
一
切
都
會
過
去
的
，
揣
着
春
節
上
路
，
美
好
的
生

活
終
究
會
來
的
。

《阿凡達》（Avatar）是
一部不裝深沉、不耍酷、不自
作聰明、不依靠色相、不危言
聳聽等等的 「不」電影，是一
部幾乎以反商業的 「老實」而
獲得巨大商業成功的好萊塢二

○○九─二○一○年的新傳奇。說是 「老實」，
其實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電影中借用了大量東西方
文化中的傳統元素符號，在闡釋生命之意義、價值
與力量的電影語言中，我們不僅看到了西方思想史
上長期被倡導的核心價值，其實也能看到不少曾經
一度被誤解甚至被嘲弄的東方傳統文化符號，譬如
納美人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學與能量哲學、納美人通
過獨特的 「尾巴」末梢與自然和其他生命形式融合
並汲取能量的方式、納美人宇宙平衡與和諧的思想
等，都讓人很容易聯想到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的相
關闡述。至於這些闡釋是否準確，是否深刻，那是
另一個話題。當然，電影中的這些表述，未必直接
來自於中國古代思想的啟發，更不會是對中國古代
哲學思想的一種當代影像闡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那就是在闡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現代文明與
古代文明、城市商業文明與土著文明之間的衝突時
，中國傳統思想是應該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這一
點大概不會有多少人否定。

有意思的是，《阿凡達》中讓我印象最深的
「中國元素」或者 「東方語言符號」，倒不是上面

所提到的那些 「深沉」的思想或者哲學，而是影片
中數次出現的納美人在本民族的聖樹下祈禱的鏡頭
：納美人不分男女老幼，端坐在聖樹下，在靈媒的
率領之下，向聖樹表達虔誠與願望……那些納美人
並沒有我們常見到的西方類似影像中的土著或 「野
蠻人」的 「粗野」，甚至連他們應有的 「高大威猛
」也沒有，看上去倒有些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清
秀。更關鍵的是，這些納美人表達祈禱的方式：在
聖樹之下斂首閉目、搖頭晃腦，從丹田之處發出一
聲聲哦哦哦的氣聲，這讓我想到的，是中國讀書人
延續了上千年的一個習慣：搖頭晃腦地吟哦。

納美人的 「搖頭晃腦」，當然不是背誦子曰詩
云，單就此言，已經可以肯定電影中的納美人不是古代中國讀書
人的 「近親」。但是這個動作卻是讓中國人如此熟悉，讓讀書人
們感覺到如此親切，原因再簡單不過：那是他們久違了的一個群
體性動作，一種被壓抑了的集體無意識或者近於湮滅的記憶。讀
書人讀書吟哦之時，為什麼要搖頭晃腦？為什麼會搖頭晃腦？這
早已經不是人們所關注的 「問題」了。因為這種動作連同他們所
吟哦的東西，一併被視為進步文明之阻礙，視為一種淺薄簡陋或
故步自封，視為一種因循守舊冥頑不化，而被掃除到記憶的邊角
了。於是，當在電影中看到納美人搖頭晃腦地祈禱時，我眼前恍
然出現了一群蓄着辮子、一襲長衫，端坐在椅子上桌子前搖頭晃
腦地吟哦的清朝讀書人！至於為什麼會突然出現這樣一幕，過後
想了想，也沒有想出個子丑寅卯來。

動作本身似乎並沒有美醜或者文明落後之分，有此之分的是
我們的內心。內心的變化是無法阻擋的，甚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們不要忘記了一點，變過去的內心，還有可能再變回來──
曾經被醜化的動作，也有可能再次美化起來。看納美人搖頭晃腦
不醜，那可能聯想起來的舊式讀書人們搖頭晃腦地吟哦的動作，
也未必一直不那麼入眼。

世事如斯乎？

俗話說 「團圓餃子快樂年」，新春佳節
，北方人把吃餃子看作不可或缺的食品，食
譜裡可以沒有饅頭，可以不蒸年糕，唯獨不
能少了餃子。大年三十，除夕守歲，在交子
夜之前，全家人要圍坐案邊包餃子。餃子包
完，一家人仍圍坐飯桌，等待熱氣騰騰的餃

子出鍋，這才是一年裡最後的晚宴，暖意融融的屋子內，洋溢出
濃濃的年味。在我國，勞作了一年的人們，最終意願是吃頓團圓
餃子，因為它的形狀像古時的元寶，所以在春節吃餃子，盼新的
一年 「招財進寶」外，來年生意的盈虧也都預示在裡面。有趣的
人家，會把糖、花生、栗子和頂針等物包進餡裡，暗藏其中。吃
到錢幣和糖的人，說明來年的日子富裕、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將
生貴子、健康長壽，吃到頂針，意思是心靈手巧、豐衣足食，用
以寄寓人們對新歲的期望。電視連續劇《激情燃燒的歲月》裡有
一個細節，石光榮不久要出國援朝，楮琴的母親在餃子裡包了棗
，棗是盼望 「早歸」的意思，暗示期待女婿多打勝仗，早日還家
，將一個母親的疼愛之情，躍然其中。

第一鍋是肉餡，餡越精越好，交子時分，還要吃素餡水餃，
它的由來據說是源於清朝，每年的大年初一，大清皇帝都要吃素
餃，祈求素素淨淨，於是素餡水餃便成了大年三十晚上的特殊食
品。包素餡餃子有諸多講究，餃子餡一般是香菜豆腐，或者是韮
菜蝦仁，看去真的是一青二白。包前淨手，心要歡喜，餃子邊要
捏緊，避免下到鍋裡漏出餃子餡。餃子出鍋，湯要清，寓意來年
清淨利索不沾煩惱。大年三十晚上，把家裡所有的燈都點亮，坐
在電視機前，一邊看春節晚會，一邊包餃子，說說笑笑，一幅闔
家歡樂的幸福場景。北方有句俗語是 「餃子好吃不在摺上」，所
謂的 「摺」就是餃子的邊，意思是餃子好吃都在餡上。豈不知好
吃的餃子， 「摺」更是要好看的，這才是完美的和諧，所以餃子
包得好，是很受人稱讚的。在我們家，餃子包得好的當屬我母親
，她包出的餃子小巧玲瓏， 「摺」與 「肚」都十分精緻，像是一
件藝術品。古人說餃子 「形如偃月」，母親包的餃子以此形容，
簡直是恰如其分。我對餃子沒有研究，所以一直包不好。有一年
加班不能回家，就和同事在一起吃年夜飯，我負責包水餃，結果
出鍋時發現餃子都煮破了，那是沒有捏緊餃子邊的緣故。想自己
吃餃子多年，在關鍵時刻露醜，頓時羞愧不安。有人幫我開脫，
說唐《西陽雜俎》記述： 「餃耳，也稱粉角，也叫牢丸」，破了
的餃子，可不是很像 「牢丸」？ 「牢丸」，在古時是指餛飩。把
餃子煮成了餛飩，豈不是成糟？我笑笑，臉，卻是羞得更紅了。

二
○
○
七
年
的
冬
天
，
因
為
連
綿
的
雪
而
顯
得
又

冷
又
長
。
這
天
，
母
親
問
我
：
﹁你
們
這
兒
有
薺
菜
沒

？
﹂
我
說
：
﹁有
啊
，
到
雪
化
了
，
你
隨
便
到
哪
塊
空

地
上
都
能
找
到
。
﹂

鋪
天
蓋
地
的
雪
卻
一
直
化
不
完
。
江
南
的
春
天
一

向
來
得
很
早
，
哪
怕
路
邊
牆
角
還
殘
存
着
積
雪
。
綠
絨

似
的
苔
蘚
不
知
何
時
爬
上
牆
角
，
灰
色
的
樹
枝
也
慢
慢

變
綠
了
。
一
天
我
發
現
路
邊
的
殘
雪
中
伸
出
幾
莖
白
花
，
因
有
雪
掩
着
，
看

不
見
葉
子
，
但
我
一
眼
就
能
認
出
來
：
是
薺
菜
。

沒
看
到
薺
菜
發
芽
展
葉
，
但
它
卻
開
花
了
。
因
為
有
雪
，
地
面
的
溫
度

很
低
，
那
細
細
的
花
莛
顫
巍
巍
的
挺
立
着
，
頂
着
那
幾
朵
有
點
慘
白
的
花
。

扒
開
薄
薄
的
雪
，
能
看
到
薺
菜
鋸
齒
形
的
葉
片
貼
着
地
面
鋪
展
着
，
青
翠
的

綠
色
因
土
壤
的
映
襯
而
帶
了
些
褐
色
。

天
氣
仍
舊
很
冷
，
雪
還
沒
有
化
完
，
但
有
了
這
幾
朵
花
，
一
切
都
不
同

了
：
空
氣
裡
充
滿
了
青
草
的
味
道
，
陽
光
和
煦
，
被
凍
壞
的
黃
楊
也
返
青
了

。
雪
化
完
了
。
原
來
光
禿
禿
的
空
地
上
，
盛
開
着
大
片
潔
白
的
薺
菜
花
，
清

香
撲
鼻
，
有
的
已
經
結
出
了
三
角
形
的
果
實
。
母
親
看
到
了
，
說
，
這
些
薺

菜
可
惜
了
。

薺
菜
可
惜
了
。
但
沒
有
人
知
道
，
它
們
在
冰
天
雪
地
的
春
天
裡
，
倔
強

的
伸
展
着
身
體
，
在
其
他
的
花
草
沒
有
蘇
醒
之
前
，
已
經
綻
放
了
自
己
。
夏

天
和
秋
天
都
不
屬
於
它
，
它
要
抓
住
極
有
限
的
時
間
，
完
成
自
己
的
使
命
。

許
多
年
前
，
我
還
是
一
個
孩
子
的
時
候
，
整
天
奔
跑
於
田
間
溪
頭
。
當

我
破
舊
的
棉
襖
還
沒
來
得
及
脫
下
時
，
薺
菜
就
已
經
發
芽
了
，
於
是
母
親
就

挎
着
小
筐
帶
着
我
挖
薺
菜
。
挖
薺
菜
要
趁
早
，
不
然
很
快
就
會
長
老
了
。
薺

菜
挖
完
，
回
家
包
餃
子
吃
了
。
至
於
明
年
，
沒
有
人
會
擔
心
，
新
的
一
年
，

溪
頭
田
間
仍
會
長
滿
密
密
的
薺
菜
苗
。

﹁城
中
桃
李
愁
風
雨
，
春
在
溪
頭
薺
菜
花
﹂
。
其
實
，
比
起
那
些
鮮
艷

的
花
草
，
薺
菜
才
是
真
正
的
報
春
使
者
。

二○○四年春節，我去法
國巴黎看望在那裡定居的叔父
，有幸與當地的華人一起參加
了春節彩妝遊行。

一月二十三日（農曆正月
初二）當地時間下午一時許，

距離彩妝遊行開始還有一個多小時，遊行出發地
─巴黎市政廳附近已經圍滿了等候的人群，無論
老人、孩子，還是夫妻、情侶，臉上都洋溢着歡笑
，手中更是照相機、攝像機全副武裝。

叔父說，每當春節到來的時候，巴黎唐人街最
為熱鬧的活動便是春節彩妝文藝遊行。截至二○○
四年春節，巴黎華人社團已是連續第五年舉辦該項
遊行了。五年來，文藝遊行的規模越來越大，組織
得越來越好，也越來越受巴黎人的歡迎。每年的春

節彩妝遊行都是由法國華人華僑會主辦，其他華僑
社團協辦。

下午二時三十分，中國駐法國大使和巴黎市政
府官員來到活動現場，為舞龍、舞獅點睛。現場隨
即鑼鼓喧天，爆竹聲聲，二○○四年猴年春節彩妝
遊行正式開始。

在彩龍和雄獅的引領下，十三個僑團組成的鑼
鼓隊、腰鼓隊、舞龍隊、舞獅隊、秧歌隊、旱船、
跑驢、龍舟，以及《紅樓夢》人物、《西遊記》唐
僧師徒取經、《三國》八大將、財神、鍾馗等扮相
人物魚貫登場，逐一亮相。一路上，彩旗招展，鑼
鼓振天，鞭炮不斷，金龍翻騰，瑞獅歡舞，反映中
國神話和歷史故事的古典扮裝人物載歌載舞。圍觀
群眾的掌聲和歡呼聲始終沒能停下來， 「棒極了！
」一時間成為在場每一位觀眾的口頭禪。

遊行活動從中午一直延續到晚上，熱愛文化的
巴黎人冒着嚴寒把遊行通過的道路圍得水泄不通，
不斷為華人華僑的精彩表演鼓掌喝彩。有的人還畫
上京劇臉譜，情不自禁地跳着、舞着，與遊行隊伍
一道前行。更讓人欣喜的是法國有關部門也參與其
中與華人們同歡共慶。春節期間，法國電視台還不
失時機地推出了系列節目，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介
紹春節的起源和中國各地人們歡度春節的情景等。

身臨遊行隊伍中，看到華人們是如此的揚眉吐
氣欣喜若狂，看到法國政府是如此重視和宣傳中國
的傳統佳節，看到法國民眾是如此熱愛中國的民俗
文化，頓時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和欣慰。

回國已經五年多了，但二○○四年的春節，在
巴黎街頭參加春節彩妝遊行的動人情景至今仍深深
映在我的腦海裡。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被派
到越南留學，之後又四次到我國駐
越南大使館工作，在越南的時間共
達十八年半，其中除有兩、三年因
為休假在國內過春節外，其餘的春
節都是在越南度過的。

越南的風俗習慣在許多方面都和中國相同或相似，
作為節日，越南也有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勝利後，又增加了幾個節日如五
一國際勞動節、建軍節、國慶節，但在人們的心目中，
一年中最盛大、最隆重的節日仍然是春節。迄今越南仍
是一個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按照傳統的說法，春節的
本意在於讓百姓在一年的辛勤勞作之後，能有一段閒暇
和寬鬆的時間同親朋好友歡聚，享受一下豐收的喜悅，
期盼來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在很久以前物質條件尚
不夠豐富的情況下，有兩句順口溜準確地描繪了越南過
春節的主要內容： 「肥肉、醃菜、紅對聯，幡桿、炮竹
、綠米糉」。當然，隨着越南革新事業的發展和百姓生
活水平的提高，過春節的含義也不斷豐富，從而增加了
許多新的內容。

一般說來，在城市過春節，只放假三天。但早在農
曆臘月中旬，人們便開始忙碌了起來。先是大掃除，越
南的說法叫做 「總衛生」，接着便是準備家家必備的兩
樣東西──金橘樹和桃花。這種金橘都是盆栽的，每棵
都結有橙黃色的纍纍果實，上乘一點的有一人多高，並
且修剪得像一座小金山，象徵着吉祥如意，財源滾滾。
相傳人們爭買桃花的意義，在於它可以避邪，為此河內
郊區有一部分農民專種桃樹，他們憑藉豐富的經驗，可
以確保桃枝在除夕前後開花。和中國習俗一樣，臘月二
十三是祭祀灶王的日子。人們要在灶王像前燒香，擺上
糕點、糖果等供品，並要買上一條活鯉魚，待將灶王像
燒掉之後，便把鯉魚放回河裡。按照民間的說法，鯉魚
就是龍的化身，把鯉魚放回河裡，意味着灶王可以乘龍
回到天宮。

在計劃經濟時代，準備年貨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那時所有消費品都和中國一樣，要憑票定量供應。春節
前夕，到處都可以看到人們排着長隊，憑票購買規定的
那一點豬肉、糖果、蜜餞、味精，如果問及春節飯菜的
內容，可以百分之百地保證，家家全都一樣。現在情況
則完全不同了，商品也自然大大豐富了。只要手中有錢
，不要說傳統的年貨，即使是許多高檔的東西，也都能
買到，不但餐桌上的飯菜更加豐盛了，就連祭祖的供品
，也增加了巧克力、丹麥曲奇餅，甚至還有洋酒XO。
春節前的幾天，我有時到河內規模最大的 「同春市場」
附近看看，那裡的幾條街道有無數的臨時攤位，出售對
聯、炮竹、酒類、蜜餞、糖果。另有幾條街專門出售桃
花和金橘，稱為 「花市」。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你會從百姓的面容和神態中感覺到他們迎接春節的歡樂
和喜悅。

過春節最值得一提的是除夕。這時，在外地工作的
人們，都已千方百計趕回家來團聚。全家圍坐在桌旁，
吃上一餐豐盛的團圓飯，祝願來年財源茂盛、萬事如意
，按照越南習慣的說法，叫作祝願 「安康興旺」。在這

一餐團圓飯中，有一樣必不可少的食品就是糉子。越南
的糉子呈方形，每個足有二、三斤重，用一種特殊的糉
葉包捆，糉子的主要成分是糯米，裡面用豬肉、大油、
綠豆沙做餡，放在鍋裡要煮上七、八個鐘頭，吃起來清
香可口，別具風味。可以說，糉子是越南春節的代表食
品，人們往往把糉子作為禮品互相贈送。每年春節，中
國大使館都會收到越南一些部門送來的糉子。二○○○
年春節，越共中央財管部部長朱文易送給我十個特別的
糉子，他說，這些糉子是用上好的原料，專門為越南中
央領導人製作的。我把這些糉子分給大使館的同事品嘗
，讓大家和越南朋友一起過年。

在中國北方，春節時的氣溫早已降到零下多少度，
因此，人們在除夕之夜都是呆在家裡，很少外出。而在
越南，春節時氣溫仍在零上十度左右。因此，在首都河
內的除夕之夜，人們都要穿上節日盛裝，帶上鞭炮，聚
集到市中心最繁華的還劍湖畔，等待午夜時刻的到來。
還劍湖面積並不很大，環湖步行一周只需走三十分鐘，
但此時此刻卻聚集有數十萬人。這裡毫無寒意，只有迎
春的氣息。等到午夜的鐘聲一響，所有的鞭炮一齊燃放
，頓時鞭炮聲震耳欲聾，以致兩個人面對面講話，都難
聽見。按照越南人的傳統說法，放炮是為了驅邪，把過
去一年所有不順心、不愉快的事情統統扔掉，從而迎接
一個吉祥和充滿希望的新年。大使館的年輕人也會帶上
鞭炮來到還劍湖畔，加入熙熙攘攘的人群。

午夜過後，越南國家主席要通過電台和電視台向全
國人民發表春節祝詞。我記得，一九六八年春節正值越
南抗美鬥爭的關鍵時刻，胡志明主席在春節祝詞用他的
四句詩作為結束： 「今年春光勝往年，勝利捷報四處傳
，南北競賽打美帝，穩操勝券勇向前」。從此，這四句
詩迅速傳開，至今仍家喻戶曉。胡主席發表祝詞後，越
南領導人便分頭到一些幹部、群眾家裡拜年。越南把這
種拜年稱為 「沖喜」。至於到哪家 「沖喜」，多不作事
先安排，而是走到哪裡臨時決定。哪個家庭如有機會迎
接胡志明主席前來 「沖喜」，便是最大的榮幸。至今，
越南領導人仍保持了這一傳統，年年除夕都去給老百姓
拜年。

除夕之夜，越南還有一個傳統習俗，叫作 「採綠」
，就是要把折下的樹枝帶回家。由於 「採綠」同 「採祿
」諧音，因此 「採綠」便象徵在新的一年官運亨通、萬
事如意。這樣，每年除夕都會有許多樹木遭到破壞。為
此胡志明主席生前曾呼籲移風易俗，將 「採綠」改為植
樹。至今 「採綠」的現象已大為減少，但除夕過後仍可
看到不少樹枝被折斷。

從一九九六年起，越南政府決定春節期間禁止燃放
鞭炮。但廣大幹部、群眾在心理上或多或少仍有些遺憾
或失落感。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有關方面確實設想了許
多方案。於是，一九九七年春節午夜時分，越共總書記
杜梅來到了河內文廟的奎文閣，手持木錘擊響了一個大
鼓，並且連擊數響，電視台還作了現場直播。這樣做可
能是要用打鼓的響聲代替鞭炮聲，實際上根本無法達到
那樣的效果。後來我聽到有人反映說，春節期間由最高
領導人去敲鼓，似乎顯得不太莊重。因此，第二年春節
便沒有領導人再去敲鼓了。幾年過後，也沒有人再去議

論春節該不該放炮的事情。但除夕之夜，河內的還劍湖
畔仍然是吸引眾多遊人的景點。沿湖的樹枝上掛滿了五
顏六色的彩燈，人們照樣穿着節日盛裝，手裡拿着各種
形狀的氣球，在湖畔悠閒地漫步，領略着首都的新春夜
景，呼吸着首都新春的空氣。湖畔的河內市人民委員會
門前搭起了臨時舞台，中央交響樂團在那裡作義務演出
，更增添了節日氣氛。二○○○年春節，越南政府同意
在河內、胡志明市、海防等大城市燃放焰火，使歡慶除
夕的活動更加豐富。

我們大使館的同事雖身在異國他鄉，但也要和國內
一樣歡度春節。除夕下午，全館同仁要舉行會餐。使館
的兩位廚師要作出幾道拿手好菜，辦公室要 「貢獻」出
幾瓶茅台酒，加上越南朋友和外交使團贈送的洋酒，可
說是相當豐富。我作為大使要舉杯向大家拜年，當然在
這樣的場合，不可能長篇大論，一般我只簡短地祝全館
同志和家人 「新春愉快、工作順利，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然後，大家便一桌又一桌地輪番相互祝酒，我特
別要到廚房感謝廚師同事一年的辛苦工作。這時，整個
餐廳歡聲笑語，其樂融融，充滿了家人團聚的氣氛。儘
管使館裡家家都有電視機，但飯後都不約而同地聚集在
電影廳，一起收看國內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為
的是圖個熱鬧。大使館俱樂部自然為大家準備了多種飲
料和糖果。同時，俱樂部也擺上幾張麻將桌，人們可以
邊看電視，邊搓麻將，或打撲克。

午夜，人們三五成群地來到還劍湖畔，與河內的百
姓共同迎春。正月初一，大使館還要舉行聯歡會，各單
位都要出節目，還有猜謎語、套環、摸鼻子、踩氣球等
遊戲，自然少不了獎品。總之，是要大家特別是年輕人
玩得高興，不去想家。春節期間，我和夫人還會應邀到
一些越南朋友家作客，老朋友歡聚一堂，十分親熱。正
月十五以前，我還要在大使館舉行幾場宴會，招待越南
一些高級官員和各界的知名人士。

我離任回國後，每逢春節，越南駐華大使或公使都
要到我家來拜年，還特意帶來越南糉子，不禁勾起了我
在河內過春節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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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齡
，
就
有
快
嘴
滑
舌
的
媒
婆
上

門
，
或
是
親
戚
朋
友
牽
線
搭
橋
，

為
姑
娘
找
上
合
適
的
婆
家
。
按
當

地
風
俗
，
只
要
男
女
雙
方
相
中
，

女
方
就
先
到
男
方
家
相
親
訂
婚
，
並
給
男
友
送
上
一
雙

﹁相
親
鞋
﹂
。

相
親
鞋
做
工
十
分
考
究
，
蒼
青
的
鞋
幫
，
雪
白
的

鞋
底
，
一
般
都
是
姑
娘
家
悄
悄
在
閨
房
手
工
做
成
，
一

雙
相
親
鞋
做
得
好
壞
，
一
眼
就
可
以
看
出
姑
娘
手
上
的

針
線
活
功
夫
，
所
以
，
姑
娘
在
做
鞋
前
，
總
要
千
方
百

計
密
探
打
聽
男
友
腳
的
大
小
，
多
少
尺
碼
，
使
鞋
子
做

得
合
腳
美
觀
，
男
方
滿
意
。

做
相
親
鞋
特
別
吃
功
夫
的
是
納
鞋
底
，
姑
娘
到
布

店
買
回
坯
布
後
，
剪
好
鞋
樣
，
定
準
尺
寸
，
一
層
一
層

疊
起
來
。
據
說
鞋
底
越
厚
，
證
明
姑
娘
的
心
越
忠
厚
、

真
誠
，
有
的
鞋
底
要
疊
幾
十
層
布
，
足
足
三
、
四
寸
厚
。
鞋
底
越
厚
，

納
起
來
越
吃
力
花
功
夫
，
那
尖
尖
的
縫
衣
針
要
穿
過
厚
厚
的
鞋
底
布
，

全
靠
手
拇
指
和
食
指
的
功
力
，
細
心
的
姑
娘
在
納
鞋
底
時
手
上
纏
着
白

手
絹
，
防
止
在
雪
白
的
鞋
底
上
沾
上
污
跡
。
那
密
密
麻
麻
魚
鱗
似
的
針

腳
，
看
上
去
像
一
件
工
藝
品
，
傾
注
着
姑
娘
的
多
少
情
和
愛
。

相
親
鞋
送
到
男
方
家
後
，
男
友
似
珍
寶
一
樣
收
藏
起
來
。
要
等
到

結
婚
喜
日
那
天
，
新
郎
倌
才
穿
上
姑
娘
做
的
相
親
鞋
，
大
搖
大
擺
地
踏

着
紅
地
氈
和
新
娘
拜
堂
成
親
，
進
入
花
燭
洞
房
。

我
的
姑
媽
是
當
地
有
名
的
做
相
親
鞋
好
手
，
她
縫
製
的
相
親
鞋
既

美
觀
，
又
合
腳
。
所
以
，
鄰
近
的
不
少
姑
娘
都
要
偷
偷
找
上
門
來
，
把

自
己
男
友
雙
腳
的
尺
碼
告
訴
姑
媽
，
央
求
姑
媽
代
做
一
雙
相
親
鞋
，
姑

媽
總
是
笑
着
點
頭
。
白
天
黑
夜
，
我
們
都
能
聽
到
她
﹁哧

—
﹂
，

﹁哧

—
﹂
納
鞋
底
的
聲
音
。
隨
着
時
代
的
發
展
，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
穿
布
鞋
的
人
越
來
越
少
了
，
姑
娘
家
也
不
會
做
鞋
納
鞋
底
了
，

現
在
人
們
都
穿
皮
鞋
、
運
動
鞋
、
皮
靴
了
。
相
親
鞋
，
這
個
不
知
流
傳

了
多
少
年
、
多
少
代
的
愛
情
吉
祥
物
，
也
隨
着
歷
史
的
變
遷
遠
去
了
。

揣着春節上路 張世普春
在
溪
頭
薺
菜
花
谷
永
慶

《
阿
凡
達
》
中
的
﹁搖
頭
晃
腦
﹂

段
懷
清

越南的春節 李家忠

巴
黎
春
節
遊
行

周
五
純

團圓餃子快樂年
宋尚明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越南少女風情萬種 （網上圖片）


